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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命大，早就‘交代’
了。”成希银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虽然他从事水上工作很多
年，但和水打交道依然随时都有
生命危险。

说 起曾经 那几次惊 险的 捞
救，成希银情不自禁地打起了哆
嗦。

冬天的捞救难度比较大，因
为氧气瓶会大量“缩水”。在夏天，
通常一罐氧气瓶可以管 20 分钟，
到了冬天则只能管四五分钟。有
一年冬天，几个小孩在常德市鼎
城区岗市附近，沿着内河往石板
滩方向的斜坡边上又是追赶，又
是玩水，结果一不小心滑下去一
个。“接到电话后我爸就带着我
一起赶到现场，我爸负责下水捞
救，我则在船上扯着安全绳用来
传递信息，如果父亲在水下找到
人了，拉一拉，我就把我爸拉上
来。”滕自成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

“那一次，捞了好几天才捞
到，差一点点把我爸的命都搭进
去了。”滕自成说，在内河里不方
便打捞，因为河里有鱼、树枝等
杂物。那一天，绳子被树枝挂掉
了，幸好当时滕自成在岸上一直
注意着水里的动静。他一看父亲

20 年捞尸九死一生，只为温馨的家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喻秋霖

去年底，湖南常德成立了一家特殊的公司——自成水上救助服务有限公
司。熟悉的人都知道，这家公司其实只进行一项业务——打捞尸体。公司
的“总经理”成希银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的一次偶然机会中迈进了打捞尸体
这一行。说是行业，其实，整个常德地区专干这活儿的就他一个人。

捞尸近 20 年，每一次接活，都代表着一条生命的逝去。他害怕过，恐惧过，
委屈过，甚至萌生过退意，却至今仍无法抽身。

7 月 12 日，成希银面对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时不时地重复着同一句话：
我都六十多岁的人了，马上就搞不动了，不晓得哪个能接得了手？

“出了事，人家求你时把你供得
跟爷爷一样，等你把尸体辛辛苦苦
捞上来，你问他要钱，那就是孙子
一样，经常要不到，白做工。”成希
银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我们
的价格相对别的地方要低一半，白
天打捞不起来 6000 元，打捞起来了
8000 元；晚上相对贵一点，打捞不
起 8000 元，打捞起来 12000 元。而
且我们不像别的地方是用鱼钩去捞，
而是潜水下去人工捞，这样更专业，
成功率会高很多。如果一年按照 20
具尸体算，我可以拿到差不多 20 万
元。实际上，除去船舶维修、损耗、
油耗、氧气以及人工费用外，根本挣
不了多少钱。”

对曾被社会广泛关注的湖北荆州
“挟尸要价”的那些人，成希银认为，

他们都不是专业搞打捞的。他每次
都会事先和对方说清楚价钱，如果
第一天捞不到，第二天重新算钱，“我
绝对不会干‘挟尸要价’的事”。

然而，很多时候，别人并不理解
成希银。即使之前跟别人谈好了价
钱，成希银有时一样拿不到钱，甚
至还挨过打。

有次，一个小女孩套着救生圈下
水还是沉下去了。成希银下水之前跟
对方家人谈好了价钱，但等他捞起
来后，女孩母亲对他说 ：“人都死了
你还想要钱啊，你捞人还要钱啊？”
结果女孩家里的人还踹了他一脚，而
旁边站着围观的人也没有一个人出来
拉劝。成希银感慨地说 ：“那个寒心
啊！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几次。”

对于成希银的妻子滕腊梅来说，
最寒心的并不是要不到钱，而是听
别人的闲话。滕腊梅有时候会陪着丈
夫去救人，不下水，就在岸上关注。
这时，她就听过那些围观的群众讲
的很难听的闲话。“特别是没有捞起
来时，有些人就会讲‘肯定被他用石
头把尸体压起了’，或者说‘赶快加钱，
不加钱不得上来’。”

偶然干起新行当
7 月 12 日，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在常德市春申阁的沅江边上
找到了成希银的水上救助服务有
限公司。这家公司开在水上，由
几艘旧船和一些简陋的搜救设备
组成。记者来到船上时，67 岁的
公司“总经理”成希银正在船上
清理杂物，儿子滕自成在一旁焊
铁杆子。“我们这个‘皮包公司’
就两个人，我和我爸，我老笑他
是‘总经理’，我只是偶尔帮下
忙。”滕自成揶揄地说着，他平
时还会去市里接一些维修的活。

因为要随时待命，成希银和
妻子滕腊梅大部分时间都在船
上度过，滕自成则住在市里。记
者在现场看到，一艘空间狭小的
客船上，分别用木板隔成了五个
区间，一间客厅，一间睡房，一
间餐厅，还有厨房和厕所。

在船屋里生活，即使是在白
天也感觉不到阳光，到了傍晚，
因为在水中又免不了被各种蚊子
苍蝇叮咬，而到了晚上又会因为
刮大风导致船体摇摆而迟迟不
能入睡。这些对于成希银夫妇来
说早已习惯，用成希银的话说就
是 ：“为了生计没有办法，也许我
就是水命吧！”

1989 年，成希银 42 岁，与

妻子滕腊梅同在常德市水运公司
上班，因为单位效益不景气，夫
妻二人双双下岗。当时，为了维
持生计，成希银与原单位上的 8
个人成立了一支打捞队。“因为我
本身就是开船的，在水上混了这
么多年饭吃，也不会干别的，就
找了几个伙计一起，打捞沉船、
沉物、维修船舶机械。”成希银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大
约只过了一年，很多维修的船都
淘汰了，渐渐地没有了业务，而
且时间一长就容易与伙伴发生分
歧。由于我只擅长打捞，维修不
太会，他们做事我经常只能在旁
边看着，所以在分款的时候经常
发生争执，有时候甚至拿不到
钱。”

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
找到了别的挣钱“门路”。成希
银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大
概是在 1994 年的一个夏天，一
个女孩刚刚在常德过完 23 岁生
日坐船回安乡老家。当时船上拉
了一船卵石，由于船身太重，加
上河里水流比较大，当船行至鼎
城牛鼻滩时，翻船了。她一家人
当时都在船上，但就她一个人没
有跑出来。大约隔了两三天，她
家里人通过公安部门找到成希

银。“开始说要我帮他们去打捞
沉船，到了之后才知道是让我帮
忙捞尸体。”成希银一听捞尸体
就胆怯了，但禁不住她家里人的
再三请求，只好麻起胆子硬着头
皮下水了。

当时，成希银不知道船里面
的结构，也不清楚人具体在什么
位置，只能听着女孩家人的描述
估摸着下水了。由于船是倒扣在
水面，尸身浮在船底，无法用鱼
钩捞出来，成希银只好自己钻进
船舱去搬运。那几天下了暴雨，
水有点浑浊，在水下只能靠手摸。
最终，成希银连拖带抱将女孩的
尸体硬扯出了水面。

回想起这第一次下水捞尸，
成希银心有余悸 ：“当时被尸体吓
到了，几天没吃好饭。从那时候起，
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一把尸体
捞上来就用布蒙着不敢看，即使
现在搞了 20 年依然如此。”

第一次 捞尸为成 希 银带来
了不错的回报，拿到了 1500 元，
这比他修船的收益高得多，修船
每天只有几十元钱。因此，成希
银跟小组的其他成员商量一起
搞，结果没一个人赞同。而为了
生计，成希银只好自己一个人走
上了职业捞尸人的路。

最怕晚上接到电话

不行了，马上丢了根绳子过去。
成希银说 ：“要不然，我只怕就
沉下去了。”

像这样 很危险的事，成希
银经常碰到 ：“有一次我和儿子
去桥下打捞，我下水的时候氧气
瓶正好挂到渔网上，怎么挣也
挣不开，氧气瓶里的氧气已经用
完了，我只能憋着最后一口气等
死了。幸好儿子拉网及时，不然
死定了，上岸后半个小时都没喘

过气来。” 
“我现在最怕晚上听到手机

响，怕别个喊我下水捞救，因为
晚上捞救最麻烦也最危险。”成
希银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因为晚上看不见，河水又寒冷刺
骨，只能凭感觉在河底慢慢地摸，
像梳头发一样一道一道地把河底
摸个遍，通常一不注意就会昏睡
过去。

妻子每次都担心他回不了家

从事 捞尸行业已经 快 20 年了，
成希银又怎么突然想到要开一家公
司呢？“我们开办这个武陵区自成水
上救助服务有限公司，就是希望有关
部门能够重视打捞尸体这个行业，国
家能够给予扶持。”成希银的儿子滕
自成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之前
父亲一直想让他做接班人，跟着他去
打捞尸体，但他的确受不了，没有勇
气去面对尸体。但是，滕自成也不敢
外出打工，因为知道父亲从事的职业
太危险，身边需要一个可以帮忙的人。
因此，滕自成现在只能在家里做点维

修方面的工作，然后陪着父亲去捞尸，
帮把手。在采访结束时，成希银向记
者表示 ：“我年纪越来越大，干不了
几年了。之前因为接班人的事跟儿子
闹了些矛盾，我很希望他能接受，但
是不现实，逼迫不了他。我后来也想
通了，要他接班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希望政府、海事部门能够出台一个相
关政策或者成立一个专门从事打捞
工作的部门，能让我们这种职业捞尸
人得到该有的生活保障和待遇，建立
一支后备队伍。”

（奖励线索提供人谭先生100 元）

想找接班人

捞尸不但危险，而且这样的一
份职业也不怎么招人待见。在妻子滕
腊梅眼里，丈夫是个能够依靠的顶
天立地的汉子，但对于捞尸的职业她
也有苦说不出。

“全家人都反对他去搞这个事，
年纪那么大了做那么危险的事，哪个
能放得下心？”滕腊梅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上了贼船想下来不知道
有多难。一开始他选择从事捞尸这个
行业的时候，我和儿子都是坚决反对，
不知道吵了多少次，但后来确实是没
有办法，家里需要钱，开支大，有两
个孩子要养，要为儿子攒娶媳妇的钱；
女儿读的又是艺术专业，学费很高，
他其他事又不会做，所以只能做这个
事才能稍微好一点。”

从开始的极力反对到后来的无
可奈何，滕腊梅只希望一家人都能平
平安安。

“二十多年了，每次他们父子俩
开船出去，我心里就慌得很，有时候
一通晚睡不着，就怕他们回不来。即

使每次顺利地做完事回来，我都害
怕，不敢碰他的手。摸过死人的手
都是冰冷冰冷的。” 滕腊梅说。而且，
自从成希银做这个行当后，也难免引
起别人的避讳。滕腊梅告诉记者：“别
人都晓得常德只有他下河捞尸体，所
以平时打麻将都不让他上桌，怕摸了
尸体的手去摸牌，不吉利。”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体能越来
越差，加上长期在水里，不能按时
吃饭，成希银患上了胃病和低血糖。

“我和儿子劝了他很多次，要他别接
活了，可是却又不得不去做。”滕腊梅
告诉记者，有段时间，他们不接活了，
一个从益阳南县来的二十多岁的年轻
人接着做。结果打捞了几次后，那个
年轻人就再也不愿意下水了。没有人
敢接这个活后，常德沅江一带就没有
捞尸人了，出了事，别人还是继续找
他。“电话都被打爆了，被人骂还不
算，经常深更半夜找到家门口敲门要
求帮忙捞尸体。实在没有办法，只能
赶鸭子上架，又重操旧业。”

下水前是“爷爷”，上岸后是“孙子”

成希银（左）与儿子滕自成成立的自成水上救助服务公司设在船上。

成希银（左）打捞前“全副武装”。

常德唯一职业捞尸人成希银向本报敞开心扉——


